
落地果（外两首）

刘勇

等待有些漫长
借一股势
完成一次生命的跃动

目标和距离之间
总会隔着假设

就像年少时远足的愿望
远处的青绿山水
吊足了跋涉的心思

既然允许
趁一切都来得及
说走就走

不用叮嘱和厚厚的行囊
只为远方的等待

十月

季节的色彩是红色的
饱满的谱调
在果园、稻田里
画出一条条通向喜悦的路

那清晰的色调
像阳光给秋编织的一件
暖衣

庭院里
关于季节的赞美
燃烧着我的热情

把这些爱，留在风中
我的心，为你
正怦然心动

祝福

时光共享着
关于期待的词
留下的痕迹，复苏成每一
座山上的秋叶
像秋之曲的每一个节拍

深情吟哦着那些相遇
秋光像你笑着的样子

诗行的波光里
留下一些走过的记忆
无须诠释

画笔画不下的
可以用笑声补白
生活的剧里
我们都扮着与众不同的角色

我们字斟句酌地
推敲着给彼此的祝福
就像醉意朦胧中
的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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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庆杰 小说作品

快速群游的鱼突然散开，又慢了下来……速度涟漪着
心窗，节奏迷离了眼睛，驻足观赏，鱼儿的水界热热闹闹。

22条鱼落户在园子里的大白桶。
故乡是个缺水的山村，耳濡目染就珍惜了水，水到渠

成地愿意在屋檐下收集雨水。
逐渐的，东凑西买，有了13个桶，11个小的接水用，

每桶装水20升，大约40斤，这样一场透雨就能有400多斤
清水了。另一个是能装两小桶水的红桶，还有一个白桶能
装400多斤水。

园子里用木板方和石板错落了两阶台子，第一阶高出
园子，放白桶，相连了管子虹吸到菜地；第二阶高出白
桶，放红桶，盛水虹吸到白桶。这样每场雨的雨水——小
桶倒入红桶，红桶虹吸到大白桶，就都集中在大白桶储
蓄，浇菜地了。

天气预报了雨，11个桶就排在屋檐下等。雨中传来水
声，雨后波光粼粼，心中无比的收获，仿佛红了春天、浓
郁了夏天，也光艳了秋天、熏香了冬天。几个日头后虹吸

进园子，是喜水蔬菜的甘霖——又复制了一场雨。
伏天里桶里的水会迅速生出孑孓，蚊子繁盛了，影响

了夏日星空下的浪漫，看着漂浮的孑孓想到了养鱼。
想到了就做，去花鸟鱼市花六元买了三条 ，爱人也要

来了一群鱼苗， 经过搬迁的考验，优胜劣汰，两条大的，
20条小的锦鲤就落户到了大白桶里。

白桶的水养了鱼，孑孓也就并到了鱼的食物链，水虹
吸到园子灌溉蔬菜，雨水分批次倒入红桶虹吸到白桶，虹
吸的水流温馨着鱼的环境，鱼生活过的水浇灌蔬菜，鱼抑
制蚊子，这样半自动化的雨水收集利用就完成了。蚊子明
显少了，夏日星空飘着浪漫……

快速群游的鱼突然散开，又慢了下来……速度涟漪着
心窗，节奏迷离了眼睛，驻足观赏，鱼儿的水界热热闹闹
——每天有时间去看看鱼，很开心。

未来的日子，22条锦鲤，数量也许会增减，种群一定
留住，每年伏天都放到大白桶里游，成为半自动化雨水收
集中浪漫的生力军，成为生物相助共生在水中飘舞的彩带。

昨天，以前的同事打来电话，说老蒋去世
了。这个电话，把老蒋这个在我记忆里沉淀到虚
无的人物复活了。

认识她，是我刚参加工作的第一年。那是一
九九四年，老蒋已经四十有五，属于资深美女
了。她自十八岁参加工作起就在我们单位，已经
兢兢业业地奉献了二十多个春秋，实际身份仍然
是科员一个。之所以加上“实际身份”四个字，
是因为老蒋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一个普通科员，很
多不明真相的基层工作人员也不认为老蒋是个普
通科员。我刚上班那一阵子，因这间办公室就我
们两个人常在，一天到晚，经常听到她抱怨，大
叹生不逢时，世道不公，令她怀才不遇。我也很
为她愤愤不平了一阵子。可熟悉她之后，我就明
白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一切皆有因由。

老蒋的特点非常明显，她这人干工作很热情，
很负责，并且很有积极性和主动性。但什么事情都
有个“度”的问题，一旦过了“度”，量变带来质变，结
局就不同了。老蒋就属于对工作负责得过了“度”
的人。她对工作和与工作无关的事，都太喜欢负
责。久而久之，人们背后便叫她“蒋负责”。

和蒋负责同龄的人几乎大大小小都熬了个职
务，名正言顺地负点儿小责，只有她至今还没有
职务，没有职务就不能名正言顺地负责，这是她
一直耿耿于怀的事。但她的优点是很善于自我实
现。不是没人让我负责吗？我自己负责！于是，
凡是她能沾边的事，她都要抢着负责，争取负
责，变法儿地负责。有时竟连我们办公室主任的
责也敢负，因为她是老同志，一吵闹起来又是一
副生死不怕的样子，主任也拿她没办法。

我刚来不久，一个印刷厂的业务员来我们办
公室联系印稿纸、信封的事，恰好主任不在。一
进门那个业务员就直奔蒋负责所在的办公桌而
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主任”。本来，蒋负责对
这类送上门来的不速之客特别反感，已经皱起了
眉头，但业务员一声“主任”，叫得她心花怒放，
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她露出了笑脸。业务员
很小心地问：“看来，您是这儿的负责人了？”蒋
负责见无人注意她，就忙不迭地点了点头。业务
员就极迅速地掏出一些稿纸、信封的样品，开始
向她游说。本来蒋负责主不了这事，想几句话打
发他走的，但后来业务员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

“我一进门就知道您说了算，只要您说一句话，就
等于照顾了我们这个半死不活的小厂了。”当时我

用眼睛的余光从她的侧面发现她激动得后脖梗都
红了。后来，她就真的作主在那个厂子印了五百
本稿纸，两千个信封。这件事主任一直被蒙在鼓
里，直到稿纸和信封都印好，送上门来，主任才
瞪大了两只眼睛问：“是谁让印的？”蒋负责很负
责地阴着一张脸说：“我让印的。”主任当即就火
了：“你有病啊！咱库里存的还够用两年的，印了
放在那里招虫啊！”蒋负责却不着急，只是紧紧盯
着主任问：“反正已经印了，你说，怎么办吧？”
这种事蒋负责不止办过一次了，以前主任都忍
了，这次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他说了声“谁让
印的谁拿钱吧”，就拂袖而去了。

第二天，蒋负责就向主管经理请了病假，然
后整整三天没上班。这一下可不得了了。为什
么，并不是离了蒋负责我们就没法活，是因为她
还负责着女厕所的钥匙呢。

我们办公楼上只有一个女厕所，因为单位临
街，又是在一个繁华之地，经常有附近的小商小
贩来办公楼里上厕所，弄得女厕所使用频率很高
不说，卫生还很差，于是女同志们就纷纷表示不
满，主管机关工作的经理被大家叨叨烦了，当着
大家的面说了一句话：“买把锁把门锁上，不是本
单位的一律谢绝。”大家都没把这句话当真，蒋负
责就扔下笔，直奔街对面的商店而去，一会儿她
便买回把锁，把女厕所锁上了。

第二天，会计科的科长刘晓兰来问蒋负责：
“你买的锁是几把钥匙的？”蒋负责面无表情地
说：“三把。”刘晓兰说：“那你给我一把吧，我们
科女同志多。”蒋负责冷冷地说：“就剩一把了，
那些全丢了。”刘晓兰只得悻悻而去。从此，办公
楼上所有的女同志上厕所都要来给蒋负责讨钥
匙。每当有人来向她讨钥匙时，她都会磨蹭一会
儿才给，让人家像给领导请示工作那样在她的桌
子前站上一会儿，让她过一过“负责”的瘾。如
果她因事外出，办公楼上的女同胞可倒了霉了，
她们只有去街对面很远的地方去解决问题了。时
间长了，女同志们都有意见，就在一起商议了一
下，打算把女厕所上的钥匙多配一些，达到人手
一把，这样既方便又不用麻烦别人。这个提案通
过刘晓兰对蒋负责说了以后，蒋负责什么话都没
说，阴着脸回了家。第二天就谁也没再提这事，
因为大家都知道，谁再提这事谁就是成心不让人
家蒋负责“负责”，就等于把人家往死里整。

蒋负责很爱记仇，谁若得罪了她，她一定会

变着法儿地报复你，让你不得安生。有一年评先
进，主任把办公室里唯一的一个名额给了我，这
一下可不得了，她当即和主任吵了起来，并一把
鼻涕一把泪地历数她参加工作以来对公司所做的
贡献，直到主任躲出去为止。过了几天，正好搞
党员考核，填票时我和蒋负责挨着坐，见她在我
们主任的名字后面选择了“不合格”。于是主任成
了本年度党员考核中唯一一个有“不合格”票的
人。事情还没完。从此，蒋负责每天上班都迟到
半个小时，对室内外卫生更是从不插手，对我也
是横眉冷对。有时赶上忙，主任吩咐她干点儿
活，她就咬牙切齿地说：“我又不是先进，你让先
进去干吧！”主任知道再说下去她又会没完没了，
干脆不再理她。直到下一年主任把先进的名额给
了她，她才恢复了正常。

我和蒋负责只闹过一次小别扭。那一天，保
卫科的小贾领着一个男孩来办公室打电话。见蒋
负责忙着，小贾就指着那个男孩对我说：“这是我
同学，在这里打个电话。”那时候电话少，我们公
司机关三十多个人，直拨电话只有我们办公室的
一部，又因公司临街，平时经常有本单位的人领
着非本单位的人来打电话，我已经习以为常，就
说 ：“打吧。”谁知，那男孩打了不到一分钟，蒋
负责就过去把电话给切断了，然后阴着一张脸
说：“这是公话，不对外！”一时间弄得我和小贾
都很尴尬。过了片刻，小贾领着他的同学走了。
而蒋负责这里还没完，她像个领导一样对我说：

“以后外单位的人来打电话一律不准许，我们这儿
的电话费月月超支，领导怪下来谁负责？”当时我
很生气，我想说“领导怪下来有主任在也轮不到
你负责”，我还想说“以前那么多来打电话的只要
给你说一声让你过过‘负责’的瘾，爱打多长时
间打多长时间你都没管过。”但我最终什么也没
说，一个人坐在那里生闷气。这件事过去大约十
分钟后，蒋负责的几个老乡来找她，蒋负责就喊
我：“小刘，快沏上几杯水。”平时，蒋负责的朋
友、同学来了她都坐着不动，指使我为她跑前跑
后地伺候，以便在她那个朋友圈子里显示一下她
的地位，满足她的虚荣心。平时，我都会让她如
愿以偿，但这次我正生着气，就当听不见。她就
又重复了一遍。我带着气说：“你自己沏吧！我没
空。”如果她这时悬崖勒马，还不至于使自己那么
难堪。但她不想在朋友面前掉面子，就板起脸来
说：“你先沏上水再说。”我见她这么霸道，也火

了，我站起来，强压着火说：“第一，你这不是公
事往来，是私人交往，我没有伺候你的责任；第
二，你和我同是科员，地位平等，你没有权力命
令我。”我刚说完这番话，她就急赤白脸地站了起
来。我知道我的那句“你和我同是科员”肯定是
一枚重型炮弹，让她在同乡面前有了“穿帮”的
危险，她肯定会大发雷霆。但我不想和她吵，就
大踏步出了屋。

稿纸和信封的事最后以折中的方式处理了，
稿纸和信封都留下了，但钱没付，什么时候用着
了什么时候再付。为这事，她一年多没理主任。

蒋负责最终“负责”出了点儿事。我们公司
管计划生育的同志退休后，一直没安排人选。但
因为我们单位人多，经常有职工和职工子女结
婚，到公司来开婚姻介绍信。可能因为我是操笔
杆的，这事主任就安排给了我。凡来开介绍信的
都是要结婚的人，不好意思空着手，每人都带着
糖果、烟什么的。每次我都把这些东西和同科室
的人分享，包括蒋负责，但她看了仍然心里不舒
服。于是，她就跑到分管经理那里说，我初来乍
到，不了解公司的情况，开介绍信太随便，这样
早晚会出事。于是，在分管经理的授意下，很快
这事就被蒋负责“负责”了。

公司里一个家在农村的职工，没领结婚证就
结了婚，并且有了个女孩。但他一直瞒着公司，
想再要个男孩。在“名人”的指点下，他走了这
样一条路：以未婚的身份领结婚证，领了结婚证
后再申请“准生证”，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再生
个孩子。这个职工就给老蒋买了二斤糖，骗走了
婚姻介绍信。后来他如愿以偿地生了一个男孩，
但却被人举报了。计生委的人一路追查下来，就
查到了蒋负责这儿。开始，蒋负责还想往我身上
推，可一查介绍信上的日期，她就没了话说。这
一下，问题就严重了，那时候，计划生育问题是

“一票否决”制，即只要计生出了问题，其他的所
有成绩一律清零。计生委的人咬着不放，要公司
有个处理意见，公司迫于压力和对蒋负责这人的
反感，就先停了她的职，后又劝其提前退休了。
这一次蒋负责倒没怎么闹，她明白计划生育这个
问题的严重性，出了这事，她就“负责”到头了。

我离开那家公司已经二十多年了，蒋负责的
真实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蒋负责大姐，一路走好。
（原刊于《辽河》2022年第八期）

秋日里，所有的花儿本该散尽，留一朵常春寓意别
离。秋雨中，所有的夏日本该远去，留一日残梦作为回
忆。秋月下，所有的生灵本该入梦，留一位孤人增添诗意。

九月中，本该是我遇见你，可奈何你终将被时间抹去足
迹。可当轻声唤起，便没有了距离，待到春风又至，所有的梦
早已无人提起。我偷偷地，偷偷地把日记小心写在纸上，当
风路过我身边的时候，我悄悄地，悄悄地将它藏到风的口袋
中。

九月，是一个开始，也是一个结束。记忆开始随着落
叶的飘零点缀着些许的故事，在那些蓝得有些过分的天空
下，演绎着一曲一曲有着淡淡忧伤却又幸福的模样。落了
菊花，绿了青苔，在落木的深处有我埋葬的记忆，在九月
的怀中有我写下的思念。九月，穿过留在夏季的所有温
度，在窗棂上刻画成一朵雾花，留下些许不舍，让记忆在
笔尖流逝。

九月相遇，懵懂的调皮也能被束缚，刹那穿透深藏的
秘密，岁月流金未曾带走思念。此时九月不见，心底刻满

了无尽热烈的时光流逝，却又不得不在这样的故事里徘
徊，在这样的故事里用自己来扮演别人。

正当我记不得从前的时候，而今阳光启发眼皮下的记
忆。看到这些熟知的景物，难免不油然而生爱怜，眼前窗台
上伸向天空的树梢，依然没有发芽，这里是秋后的诗篇与远
方，隔着时日距离，我在诗中的秋后等待，在心里等待，在阳
光中等待。

九月的风吹来一腔柔情，九月的雨酝酿满目秋色，早
晚的凉意已经入骨。惦念着最后的精彩，却没有发现它的
孤独，敲击在月光黯淡的影子之下。吹过来的风，带着一
丝凉意，让人惊醒了记忆……

九月，原来只是活在记忆远方的一首离歌，就如雨滴
敲打在心头。九月中是否一切都会如故？将无数的相遇提
前刻下别离，也将这场梦提前留下那夏日的伏笔，为下一
场梦写下开始，说完这句再见，再次在九月相遇。

秋日里，一切终将远去，终将结局。当那栀子花再次
绽放，也许，再相遇……

怀念老蒋

22条鱼
谭振凡

九月
董秀丽


